
说快也快，说慢的确也挺漫长，从1998年春到
这个秋天，我来天津已经二十六年多了。宁园虽
说就坐落在单位附近，可这些年去过的次数却不
多，一般春、夏和冬天要去几次，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池池红的粉的白的荷花，还有白雪皑皑下的寂
静悠远，还是要近水楼台去看看。至于秋天的记
忆，则要苍白不少，模糊记得曾在那里拍过残荷，
也伤感过落叶。

最近一段日子，各种情绪在心里纠缠在一块
儿，整个人像是烂了根、断了线，百无聊赖。我想
起了宁园，在一个中午去看看它。从东侧门进园，
还是沿着那条湖边的柏油小路往前走，忽然
觉得整个园子都变了，它的神态、气息、味道，
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变化比较大的要数园里的白蜡树了，在
一众日渐消沉的绿色中间，它的一树金黄脱
颖而出。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园里的白蜡
都是比碗口还粗的大树，看它们不能只流连
其中的一两棵，需要走遍整个园子去看。只
有这样，才会发现它们不仅长得稳健挺拔，聚
在一起更有一番别样气质。

月季园前甬道两侧约二十多米的那两排
特别有气场，是游客们的打卡地。“静波观鱼”
湖畔，有十多棵临水而居，别有一番柔美风
韵，还有叠翠山前对岸的三五成群，“钓鱼台”
和“静心亭”外的孑然独居，无不显示出当初
园艺师们布局的别具匠心。

我对白蜡树一见倾心，也不能仅仅因为喜欢
它的浓浓秋意，应该走进内心去欣赏它的美丽。
这么多年，它的根该扎得很深、很广了，树虽还是
三两棵，可地下的根早已是千千结，紧紧缠绕在一
起了。还有它们的树干，白蜡树皮不像榆木和槐
树，仅从皮色和粗糙度上看，是很难判断出树龄
的，不论是粗的，还是细的，不管是园子里的，还是
街面上的，皮色都是整齐划一的深灰色，外皮紧致
光滑，树干也圆润挺拔。当然还有它们的树叶，有
刚刚泛黄的、浅黄的、金黄的，有的在空中飞舞，有
的匍匐在地上，它们不能以一句“霜叶红于二月
花”一笔带过，如果说它们是一团火，一定不是熊
熊燃烧的火焰，而是“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温馨，还
是“篝火荧荧擢夜芒”的诗情。

宁园有前门、后门和东侧门三个门，里面的路
也是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门进园，都会越走越
热闹。这里是大爷大妈们的乐园，有的相伴而行，
还有歌舞群、自拍群，特别是大妈们个个都是“俏
夕阳”，虽然没有了青春的容颜和苗条的体态，但
她们为你呈现着从容、饱满和优雅，精心装扮，太
阳镜、小礼帽、肩背靓丽的小挎包，打扮得比新媳
妇还精致。

月季园、大雅堂、秀兰轩前跳舞的，二七礼堂
前唱歌的，海棠园里打太极的，文化宫旁边打乒乓
球的，长廊里时不时传出萨克斯和小号的悠扬，让
园子的秋天更加色彩缤纷、生机盎然。

园子里有一座任公桥，是以近代维新派领袖
梁启超先生字号命名的石拱桥，每次到园里来，我
都要在桥上待一会儿，感觉这里应该是整个园子

最包容、最欢乐之地。在桥下活跃着一个器乐队，乐
器有非洲鼓、铃鼓、沙锤、吉他，快板居然也是主打。
初次遇见他们，大家正在演奏《拉萨夜雨》：“拉萨午
夜的细雨淋响了心的铃铛，踏着晨钟暮鼓的召唤，在
离你最近的路上……”

阳光下，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爷，坐在助力车上
弹着吉他。三位鼓手别看都退休了，扮相超酷，两位
男鼓手都是头戴棒球帽、戴着大墨镜，一身黑T恤牛
仔裤，小皮鞋擦得锃亮；另一位女鼓手也精心化了
妆，头上包着黑色网眼头饰，口红涂得很鲜艳，上面
是黑色紧身衣，下面是灯笼裤，“咚—嗒嗒—嘟”鼓点

打得风生水起。打沙锤的大姐头上扎着粉红头巾，
穿着一身翠绿色的练功装，整个人随着音乐在摇摆，
嘴从没合上过。打快板的是两位年纪应该七十岁往
上的身材娇小的大娘，都穿着彤红的毛衣，一边打
板、一边快乐地舞蹈，像跳动着的火苗让周围的桥、
水、树、人，都有了温度。

这个群是自发的，银发老爷子还是一名出色的
鼓手，男鼓手的吉他也弹得特有范儿，这几天又学
起了舞大龙，戴粉红头巾的大姐舞也跳得有模有
样。乐队还不时有新成员加入，今天多了两个鼓
手，明天又添了尤克里里和两三面鼓。女鼓手指着
小推车说，每次来，乐器都是能带尽带，谁爱玩嘛玩
嘛。一个“玩”字，把素不相识的大爷大妈们和各种
不同流派的乐器聚在一起，弹出了从容率真，跳出了
云淡风轻。
“蒋二为”我在宁园只遇见过一次。一天，在经

过二七礼堂时，我发现堂前长廊里挂了一条“蒋二为
为百姓唱响津门”的条幅。口气挺大，“大为”的弟弟
来头肯定不小，好奇心驱使我在长廊里找了个地儿
坐下来。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陪着一位白胡子
大爷和大娘走来，和“二为”一起的还有位戴着眼镜
的阿姨，不时地给场下的音乐爱好者，作一些发声指
导，看模样像是一位退休音乐老师或是文艺工作
者。一名游客问她，“二为”是蒋大为的弟弟吗？
她说，不是，但“二为”唱得不比大为差。我在一
旁听了暗自好笑，这“二为”可真够自信的！
“二为”登台后演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敢问路在何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歌曲，
台风和蒋大为挺像，感情投入也很充沛，可业余
毕竟就是业余，演唱水平跟歌唱家没法比。休

息期间，这位阿姨坐到我们面前闲聊天，她说自己
今年72岁，“二为”66岁，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论
长相和精神头可真不像。阿姨说她和“二为”已合
作六年了，天津市区唱歌的热门打卡地他们都去唱
过。她还告诉我们，她是一名大夫，每周二、四、六、
日出来唱歌，一、三、五在家给患者扎针灸，天天都
在赶场。她说过的两句话我记在了手机里，一句是
“人老不能闲，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另一句是“老年
人也需要浪漫”。

我在宁园还受过“伤”。2015年，也是深秋季节，
我和妻子带着父母、岳父母四位老人，从老家到天津

体检，之后到宁园转了转。四位老人第一次结
伴出行，沿着湖面一路看风景都挺高兴，岳父还
临水吼了几嗓子。路过仲儒桥时，我临时起意
准备给他们照一张合影，但最终没有照成。中
午，我们在宁园前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涮羊
肉就回去了。谁能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

2016年春天，宁园里的紫薇正次第开放，
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父亲一早上
厕所时摔倒了，刚在县医院照完片子，胯骨轴粉
碎性骨折，需要做置换手术。那年父亲70岁，
是他第一次病倒，从小到大都是他照顾我们，看
病、吃药，这次该我们尽孝道了。

手术后，父亲恢复得挺好，没过几天就能慢
慢地行走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可

天有不测风云，短短四个月后，他莫名其妙地上吐下
泻，又做了胆部切除手术，一百多天内两次手术，父
亲躺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那年年底，身体一直特
别好的姥姥查出血管瘤病，去北京做手术再也没有
回来。父亲卧床期间，因工作原因我只能在周末回
去照看他两天，担子都压在了母亲和大哥身上。

2022年3月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
我正在北京支援冬残奥会安保，没能见上老人家最
后一面。这些年我一直在自责，应该给四位老人照
张合影，应该带老人们到天津狗不理吃顿包子，父
亲、姥姥活着时都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追悔莫
及已成空，一切都晚了。每一次到宁园，这两件事就
一直在拷问我，特别是在路过仲儒桥时，我内心非常
纠结，既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又陷入深深的内疚。

近一段时间，我的伤口慢慢地愈合，再来到园里
时，总会想起去年结识的公安作家李群，他与白血病
抗争了十几年，2014年，当他暂时从死亡的深渊逃离
时，写了一首诗《活着就是春天》。“秋山微凉，旭日
如暖，我从天堂活着回来，才知道，人间到处是春
天。”逝者安息，生者珍惜，这树、这人、这水、这风
是多么美好，我从容地走过小桥，去拥抱桥那边的
灿烂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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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之上，阳光像穿沟入壑、活蹦乱跳
的小牦牛，而率先绽放的报春花，沿溪水蜿
蜒起伏。巴贝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我跟在他
的身后。其实，这一次离开羌寨，是因为巴
贝的父亲要出趟远门，需要巴贝来照看几天
牦牛群。

我是巴贝的邻居，来时的早一天傍晚，巴
贝在学校门口截住了我，他背着一个书包，对
我说，扎图，跟我放牦牛去！我对放牦牛已然
没有兴趣，愣在那里不予理会。巴
贝见我不动心，说，我把那蔸雪莲花
给你！嘿，雪莲花呀，多难得！我马
上心动了，便一大早和他来到了岷
江之上的草地。

前面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我们
必须穿过。巴贝找了一处浅滩，骑
马大胆地涉水而去，他说，别怕，这
里水浅。浪花拍击在马的肚腹上，
四蹄踢碎了不少浪花。水中的鱼与
石头、水草和微尘，被浑浊的波澜掩
盖了。我紧跟其后，终于到达了河
的对岸。远远的，我看见许多的碉
楼和羌寨。

巴贝说，早上的草地真美啊！我说，六
月的草地是美的。

巴贝的父亲在帐篷外面等我们，他等我
们一到就走了。我把带的包裹丢进帐篷，发
现这个帐篷经过一个冬天的考验，只有一面
没有破洞和裂缝。巴贝没有闲着，在长筒里
捣酥油茶，准备早餐。他边捣边说，雪山的
风不厉害才不正常呢。他的捣杵在长筒里
不断抽动、挤压、撞击，茶、奶酪、水，以及花
生等作料混合的清脆之声，从早晨的阳光里
穿透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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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帐篷外进来了一只狗。巴贝喊它，都
都！都都俨然老了，身上的毛发已经残破，
但牙还可以。我围着帐篷转了一圈，这个巴
贝父亲在草地上放牧的临时住所，还是单薄
了一些。

这一日，都都在宁静的夜里突然狂吠起
来，声音穿过了一处荒芜残破的羌屋。在浓
密的一处草丛，一只狼躲在空空荡荡的石砾
旁匍匐、观察。牦牛蜷缩在浅草上，天穹如
刀锋般幽蓝，好像寂寥得没有生命。

巴贝翻身起床，喊，扎图！扎图！我惺
忪着眼，道，喊什么哩，搅了我一个多好的
梦。有狼！啊，狼呀，我不由胆怯了起来。
巴贝牵过拴在木栅门上的马，手里握紧了马
鞭，向牦牛群奔去。我也不敢怠慢，骑上马，
喊，都都，都都！

都都边跑边狂吠。狼早听到了我们的
吆喝，一双发出绿光的眼，在草地上尤其明
亮。月光照在它的身上，像一面灰白的崖
垛。它的舌头绯红，仿佛一个金柿子。巴贝
把一束灯光打在狼身上，它恐惧地伏下了偷
窥的头。

我说，吓吓它就行了。巴贝说，不弄痛
它，它还会再来。

这时，都都已翻过了一道土丘，逼近了
狼藏匿的一堆石砾。公牦牛也起了身，它们
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狼的气息。狼感到
它的埋伏已经败露，不再自取侮辱似的强攻
了，准备掉头跑。都都追逐在狼的身后，毕
竟年老体衰，只追了一段，便瘫软在了草地
上。我觉得都都蛮有种，都没有正确衡量自
己的实力，赴死似的。

但是有一条公牦牛太出乎我的意料，它
撒开四蹄，猛追着狼。狼被它逼迫得停下了
脚步，与牦牛对峙。而牦牛呢，把头颅一低，
用尖尖的犄角抵撞了过去。狼的身子很灵
活，巧妙地躲避开了牦牛强大的身躯。牦牛
笨拙地刹住脚，抬头看了眼狼，又疯狂地朝
狼抵撞过去，这一次狼来不及躲避，被牦牛
的犄角挑起，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

狼瘸着腿逃了。牦牛愤怒地不断用头
颅抵撞着草地，掀起的草溅到了我的身上，
它在奋力警告逃跑的狼。都都在巴贝的怀
里眯着眼，舌头长吐，喘着粗气，样子委屈极
了。它休息了片刻，好像恢复了一些体力，
挣扎着要去追狼。

我说，狼都跑远了，还追个啥啊！
巴贝说，过去，都都可是一只看牦牛的

好狗呢，只是现在老了。
我说，再喂一只嫩狗呗。
好的嫩狗难找，去年喂了一只，被狼叼

走了。
都都挣扎了一会儿，安静了下来。牦牛

群也慢慢回归了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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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上的花在阳光的温煦下，更加令人
沉醉。松树、苹果、红脆李，以及挑着白雪和
轻云的雪山，都在花蕊中绽放。岷江上的布
谷和画眉，在长长地、尖尖地叫。蓝天弯曲、
辽阔、空远。我骑在马背上，像一只愉快的
红狐。

巴贝在帐篷里煮早饭，经过了昨晚大半
宿的折腾，好像空气都是软绵绵的。一袅雾
岚在远处飘，雪山在其间隐隐约约。巴贝问
我早上喜欢吃什么。我看眼前的巴贝，像雪
山上的一朵雪莲，洁白无瑕，身边缭绕着一
袅炊烟，像他手上尖尖的刀刃。他是个麻利
的小伙子。我看着他勤快地在我眼前走来
走去，不一会儿就烧好了早餐。

待我坐定，他问，喝牦牛奶吗？我点了
点头。他走出帐篷不一会儿，就给我端进来
一碗新鲜的牦牛奶。这是刚从母牦牛身上
挤出来的，像一束阳光照耀进碗里。巴贝夹
给我一块鸡肉，他很客气。我说，自己来。

我们吃过早饭，巡视了牦牛群，看见一
只小牦牛病恹恹的，它洁白的毛，像雪，被尘
土掩住了。巴贝说，肯定是受了昨晚的惊

吓，让它生了病。不会吧，我说。巴贝抚摸着
它的额头，又摸了摸它的鼻翼，热热的，很干
燥，说，应该是感冒了。

巴贝起身进了帐篷，煮了一锅雪莲花。我
帮巴贝撬开了小牦牛的嘴，咕噜咕噜灌了下去。

这时，阳光像细碎的金子，遍洒在浩瀚的
草地上，酷烈地长歌。一声声牦牛的叫，悠长、
突兀，又很有韵律。小牦牛听到大牦牛们的叫
声，把疲惫的头抬了起来。等过了一个时辰，
生病的小牦牛提起四肢，钻到了母牦牛乳汁丰
满的肚腹下。

巴贝给小牦牛加了餐，铲了一勺玉米面，又
喂了一点土盐。他有信心地说，这只小牦牛应
该死不了了。一只鹰盘旋在牦牛群的上方。鹰
的翅膀黑褐，在草地上像一粒浓郁的墨点。它
的出现，让草地上的动物都绷紧了神经。

鹰有时会偷袭牦牛群。当它选定一只小
牦牛的时候，作为猎物的小牦牛便难逃它的魔
爪。巴贝说，我去看看牦牛群，我们都骑上了
马。正在这时，鹰突然收了翅膀，像坠落的石
块一般砸向了一只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牦
牛。这只小牦牛离开了母牦牛，也远离牦牛
群，正在草地上独自快乐地玩着。

鹰落下来的时候，用宽大的翅膀蒙住了小
牦牛的双眼，让它眼前一黑，心里一紧张，脚下
一踉跄，便摔倒在了草皮上。如果巴贝再慢一
点，鹰便会在小牦牛的脖子上啄出几个血洞，
然后用利爪把血洞扩大……好在巴贝及时赶
到，鹰听到了他的鞭子声。它抬起头看了一眼
奔驰而来的巴贝，万般不舍地放下了小牦牛。
小牦牛只是受到惊吓，没有受到皮肉之伤，哞
哞哞地叫了几声，紧接着，一只母牦牛就从牦
牛群中奔了出来。

4

在草地上放牧，真是危机四伏啊！回到
帐篷，巴贝嘴上还没有放过那只该死的老
鹰。巴贝说，扎图，我应该把这草原上的鹰和
狼全都杀死！我说，怎么可能呢？草原那么
大，它们又居无定所。正说着，草地上的风骤
然大了，乌云笼罩了阳光，整个草地像蒙上了
一层夜色。这是大雨要来的前奏。果然，不
一会儿，大雨从乌云里倾泻下来，落在岷江
上，宛若一支羌族女人头上的银簪，闪烁着雪
一样的光泽。

我欣赏着草地上的雨，突然，帐篷外传来马
的啼叫声，接着有人跳下了马，掀开门帘道，巴
额，在不？来人叫着巴贝父亲的名字。我定睛
一看，是羌寨里的老邻居克兰叔。克兰叔抖掉
身上的雨水，对我们说，快烧大火，我得烤烤。

巴贝赶快往火塘里添加松木。很快，克兰
叔的身上冒出了很多热气。巴贝又在火塘里
温了一壶酥油茶，克兰叔喝了，说，这下真的舒
服了，好像一身都暖了。

看着克兰叔的样子，我们的脸上写满了疑
惑，克兰叔等稳住了身上雨水浸润的寒凉，才
说，我的一只牦牛感冒了，需要一蔸雪莲花煮
水。巴贝说，我刚煮了一蔸，只剩两三蔸了，我
还要用，可能有点难。克兰叔说，怎么也得给
我一点。巴贝很犹豫。

我说，巴贝，把你送我的那蔸给克兰叔
吧。巴贝说，你不要了？我说，救牦牛要紧。

克兰叔的牦牛群在草地的另一座山头
下。他收了巴贝的雪莲花，起身望了望门帘外
的大雨。雨还是下得起劲，没有停的意思。克
兰叔说，再等一会儿，如果不停，我冒雨也要
走。过了好一会儿，乌云渐渐散了，雪山又明
亮清晰了起来，远处的森林、海子、冰川、狼，都
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阳光在帐篷上静静地流
淌，溪流宠辱不惊，穿过了草地。

克兰叔欣喜地看了我们一眼，嘱咐道，晚
上小心。然后头也不回地跳上马，走了。我不
甚了解克兰叔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晚上要小
心呢？是他的经验，还是他看到了什么？我开
始看不透雪山和草地了，好似一只孤独的雪
豹，从远处走来，一点点被阳光慢慢覆盖、吞噬
了。我仰望啃草的牦牛，感到天地间有片刻的
轻松和停顿。

5

夜晚又无预兆地来临。克兰叔没头没尾
的一句话折磨着我和巴贝。月光一丛一丛地
铺陈于雪山之上，草地上的灌木和深草，深藏
着夐古的迷茫和深邃。我和巴贝骑在马上，不
断巡视着牦牛群。到了后半夜，我们终于敌不
过来袭的睡意，躺倒在了帐篷里。

蓝天之上，闪烁的星星无声无息。那晚
被牦牛抵撞的狼又来了，这一次不是一只，而
是一群。都都敏锐地看到狼，它从帐篷里钻
了出去。巴贝也翻身而起，我更不敢懈怠。
巍峨的雪山将草地上闪烁的狼眼映照得更加
清晰可见。

这一次，七八只狼分成了三四伙，从三四
个方向围拢而来，似乎包围了梦呓中的牦牛
群。在一个高处，一只狼不断地长嚎，前面七
八只狼的步子迈得谨慎，突然，狼群中跳蹿出
一只，钻进牦牛群里驱赶着牦牛。牦牛被惊得
四处奔逃，七八只狼穷追不舍。

我骑在马上，看着狼群精密的部署，发现
它们的围剿技术好极了。它们用一只狼干扰
牦牛群的队形和秩序，然后在运动中找到较弱
的一只牦牛，再发动围攻。巴贝有些急了，他

没见过这么多的狼。我猛然想起克兰叔的话，
猜测他在途中避雨时，也许是在草地的附近看
到过这群狼。

月光直射到狼的身上，白亮、刺眼，反射出
雪山中隐隐约约可见的崖头，让人意识恍惚。
我狂吼着驱马冲击了一侧的狼群，在狼闪着寒
意的眼光中，我愤怒地将佩刀从逼仄弯曲的刀
鞘中抽出。狼群被我的马冲得不断后退，这时
的都都勇猛异常，与一只狼厮杀在了一起。巴
贝也驱赶着马，在另一侧的狼群中来回进退，把
狼群的包围圈冲得七零八落。一头牦牛正与一

只狼对峙，见状，越来越多的牦牛围了
上来。

牦牛群的气势瞬间上涨，它们犄
角上的光芒，让狼陡然生出了几分胆
怯和忐忑。

站在高处的那只头狼，见狼群失
了章法，还在威严地长嚎。我径直朝
它杀了过去。我有个简单的想法，只
要头狼出现危险，狼群就会失去坚持
下去的动力。头狼在我的追赶下恐惧
地后退，领头那几只狼也跟着后退。
最后，那七八只狼被我和巴贝、都都堵
到了一处土丘下。

我知道它们已入绝境，土丘十分
陡峭，它们难以爬上去。都都的身上有几处猩
红，我看到一只狼的身上也有几处猩红。巴贝
对我吆喝一声，冲进了狼群，都都也跟着冲了过
去。我守住前沿，让狼群轻易不敢出来。巴贝
的弯刀在月光中划出了光滑的弧线，我终于听
到了一只狼悲凄的惨叫。他的刀砍在了狼背
上，狼血溅在了旁边嫩绿的草叶上。受伤的狼
翻身跃上了土丘，从仅能容纳一只马蹄宽的山
道上逃走了。

都都和一只狼纠缠在了一起，那只狼一时
脱不了身，但都都的体力开始下降，它的狂吠逐
渐低沉。狼群不敢下来，眼睁睁看着那只狼与
都都反复地撕咬。只见，一会儿狼扑在了都都
身上，一会儿都都又扑在了狼的身上。但是，狼
明显还是更加健壮一些，牙齿锋利多了，尖尖的
獠牙插进了都都的脖子里。都都眼睛圆睁，四
肢收紧，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巴贝见了，慌忙跳下马，挥刀砍上了压在都
都身上的狼。狼松开獠牙，后腿一蹬，抖落着身
上的土，随后敏捷地跟上了退去的狼群。

巴贝抱着奄奄一息的都都，缓缓回到了帐
篷里，都都的血染红了它身下的土地。

我说，它不行了。
巴贝好像没有听见我说话，慌慌张张地

找出一蔸雪莲花，捣碎，敷在了都都的伤口
上。都都的气息微弱，眼睛深情地望着巴贝，
仿佛在说，别浪费雪莲花了，我真的不行了！
巴贝抚摸着它的毛皮，抽泣着说，你不会死
的，都都！

夜色渐渐地淡了，晨曦在月光下铺开。我
感觉此刻对生命的热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
我从风刮来的方向看去，一棵树的枝叶上，绽开
了几朵不起眼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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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下梢，沽多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渡口

一水一心性

一岸一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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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雪，李白吟过

古渔阳边塞，杜甫写过

黄崖关隘口，戚继光守过

说不尽的燕赵风云

有悲歌，也有神曲

3

用海与河为一截水命名

不关猿声和睡莲

只为碧空帆影载着正楷的日子

走向地平线

与遥远的世界对话

4

回到风雨中，一部中国近代史

浓缩在天津。沿途的风景蜷曲

如蚕

音乐滑过墓碑

半是泪水，半是疼痛

镜子里的天空恍惚

我听到金属爆裂

5

精卫鸟飞起来，像一束光

扫描了千年万年，终于

定格在沿海的高贵。整座城市

以某种图腾的名义抬高了

故乡的花开始歌唱。静水流深

的日子

发出理性的光芒

6

多像一条营养不良的鱼

心中的大海从未拍岸惊奇。幸有

春天的故事降临，天津港

如得一檄求医皇榜恩赐，在时间

深处

长出一个浩瀚的星座

月如镜，我看到中山先生的影子

7

近水总能勾起兴致。暴雨后

原始的滩涂跑出许多老虎和豹子

这是四月。那面先锋大旗

插在滨海人的肋骨上

转运的版图一寸一寸拓展

天有神鸟，衔来云端的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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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天

游桃花堤，访天子之渡

站在心中的地标，作为追风人

敢向时间借一匹快马

追踪乾隆，扩大梦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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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心结，走近“万国建筑博览”

如欣赏一部固态音乐。我相信

有些美好的事物来自远方

更有，现实因历史而清醒和丰满

或许，那位被誉为青年鲁班的老人

此刻，正临窗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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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月季花盛开

每个早晨被炫得姹紫嫣红

我以一方水土对春天的思考

独坐花前，阻止虫子靠近

多年了，评选市花的照片已经泛黄

我依然陶醉于岁月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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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烽火，也没有哭声

大秦的风吹来，天空湛蓝

一个不灭的灵魂神情笃定

作为后来者，我报之以重修长城

并以人民的名义，石刻:

公元1568年，黄崖关下

一匹烈马长啸

12

绿得像一块古玉。傍晚的风景

是无限充盈的蓝氤氲盘山梦

在悬崖峭壁处展开

那苍郁的境象，仿佛是一部

大自然厚重的经典，引领我

放弃了许多轻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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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风景丢了

时间流下了泪水

有思远之人问道生旦净末丑

寻找重现经典的法门

音配像，艺术的天窗打开

人们细数星星

14

以生态命名一座城，渴望

与云朵和鸟儿住在一起

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

参透沉默的旁白，和谐流入镜中

赤橙黄绿青蓝紫。非抽象

是以另一个模本编织梦的摇篮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

天地人，一个完整大美的家园

15

灯光夜景铺开时一切都像幻觉

水面上，一个“美”字滑动

历史从两岸风貌建筑中陈列开来

一桨一喟叹，一景一故事

说到情深处，灯火阑珊

我听到海河儿女的心声

16

为了一次大悲，你重新回到人间

以旷世的空证实某种高度

祈祷的人满身伤痕

香火之上，有你月光般的先见之明

尘归尘。待一切平静下来

大悲院，人们匍匐在地

17

并非为了一场雨

一阵风追逐另一阵风

广场的灯熄灭了

跳舞的人坐在长椅上，心有旧痛

“将落叶想象成落雪”

18

面朝大海，做一个春天的倾听者

我相信伟大执念的力量

可以泛滥成野火、绿色，似锦繁华

还有从远方飘来的诗

跨越乡愁，在天地间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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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域……
刘群华

叶似篝火
郑建伟

天津印象十八拍
乔富源


